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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道

让“反腐网站”飞一会儿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反行贿网“战”

平日里，陈吉的正式工作
是在一家德资公司卖真空搬运
机，一台近10万元。

6 月 8 日这天，看到媒体报
道印度网站“我行贿了”获得成
功，他欣赏这个点子，立即上网
查看了该印度网站，随后模仿
它做了一个中文版本。

“是我行贿了(le)，还是我
行贿了(liao)？”按照他浓浓的湖
南口音，他选了后者。

对印度网站的模仿者不只
陈吉。几天内，迅速有“我行贿
啦”、“我贿赂了”等近 10 家类
似网站冒出来。

“这可都是公益网站，既然
没有营利，怎么还能像团购网
站的百团大战那样激烈？”陈吉
逐一考察这些“兄弟网站”，有
的主页色彩鲜明，流露着强烈
的个人情绪，“一看就是对贿赂
腐败恨之入骨”；有的则显得四
平八稳，不太张扬。而陈吉自己
的网站就设计得中规中矩，更
像一个普通论坛。

这些网站的站长们相互留
下了联系方式。“先跟风一阵
吧。”陈吉不知道等这阵子风头
过后，这些网站中到底还能剩
下几家。

1 2 日之后，“我行贿了
(liao)”网站的访问量大幅增加，
会员人数达到 5000多人。

随着访问量增加，网站遭
到了不间断的攻击。为了安全，
陈吉只好在美国租用了服务
器，一年支付约200美元。

但是，网站一直没有办法
备案。

陈吉说，现在网站备案比
以前严格很多，而自己的网站
性质特殊，恐怕很难被批准备
案，反倒有可能因此遭关停。

也因此，这些网站均没有
备案，而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陈吉开始考虑网上铺天盖地的
网站备案中介，他只能去接受
非正规渠道。

有图有真相

“我像愤青吗？”陈吉不觉
得，他以为自己的网站只是给

草根们提供一个对腐败、行贿
行为发泄和交流的场所。

“现在看来还没有实质性
的效果。”不过他还是惊叹网民
的热情。除了有发帖者提到驾
校学车要送烟酒这样的日常行
贿，还有大量帖子都是完整的
上访材料，甚至是实名举报。

“信息太多太庞杂，让我都
难辨真假。”以前只做技术论坛
的陈吉只能乖乖地守在电脑
前，随时监控。

从清晨7点开始整理论坛，
一直到晚上12点结束。删帖、加
精、置顶……工作十分琐碎，陈
吉忙不过来，就找了表弟来帮
忙打理，还招募5名志愿者辅助。

“有些网友特别激动，发布的
帖子很敏感，我们只能赶紧删除，
有的需要连带账号一起删。”陈吉
担心有些内容传播开来会给网站
招来灭顶之灾，不过另一方面，他
也拒绝网络公关。

他定下删帖标准：“不符合事
实的恶意攻击和违背我国法律
的”，随后又在网站首页明确加上

“拒绝反党反政府的言论”。
“许多举报内容非常凌乱，

含糊不清不着边际，往往还急
于下结论扣帽子。”网站上的有
效信息比陈吉预想的要少很
多。

“我们不是审判者，我们只
提供事实，最好是有图有真
相。”陈吉认为网友不可能来裁

判谁是贪官谁不是，最好的举
报方式是提供证据和事实。

至于会不会侵犯他人隐
私、会不会造成恶意诽谤，有媒
体朋友一直善意提醒陈吉，但
他没细想，“咳，现在最主要的
是先生存，谁知道这个网站会
不会明天就上不去了呢？”

一定要低调要安全

见惯了网站上苦大仇深的
控诉帖子，有网友不断给陈吉
泼冷水，悲观地告诉他：他的网
站不会存在太长时间。

处在没有 ICP 备案的灰色
地带，陈吉觉得一定要低调，网
站内容也要相对安全。

实际上，他内心很矛盾。
他希望国家有关机构能看

到网友的举报内容，并对有些
信息进行核实，特别是能获得
其重视和支持最好，但目前并
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他还希望媒体能够在其中
找到腐败线索，跟进报道，提高
网站的影响力，但又怕“枪打出
头鸟”。

“每天浏览网站上的帖子，
你会觉得世界都是灰色的。”陈
吉感觉网站内容过于沉重，偶
尔看到有网友分享拒绝贿赂的
经验，他就赶紧加精置顶，“应
该开辟一个拒绝贿赂的专区，
弘扬积极向上的风气。”

他甚至想多鼓励网友找些
轻松的话题闲聊，让网站显得
娱乐化。

为了网站能长期生存，有
网友甚至比陈吉还急，他们竞
相告诫发帖者要注意说话的分
寸，以免丢掉这块难得的领地。

然而在6月12日的访问高峰
过后，网站的日访问量逐渐回
落。

“大家很快发现这里解决
不了什么问题。”下一步，陈吉
想把这些举报细化并整理，然
后提交到有关部门，但他也没
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大家边走
边看吧。”

“这跟印度网站的情形确
实很不一样，印度网站揭露的
大都是社会基层的小额腐败，
而在咱们这里，动辄就爆出一
些官员的贪腐。”陈吉还是担心
网站的前途。

6 月 15 日，网站还是被屏
蔽了，被屏蔽的反行贿系列网
站不止陈吉一家。

“我能怎么样，一直都说办
一天算一天，幸亏不靠这个生
活，办这种反腐网站，你懂的。”
陈吉希望谁也不知道是他在操
办这个网站，他还是安安心心
去卖真空搬运机吧。

在深圳，陈吉始终觉得，看
上去所有人都在忙着赚钱，其
实他们内心还是很关心政治
的。

堵车，那我骑马上班行吗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作为一匹在北京市区里被强
势围观的马，10 岁的尤拉感到压
力很大——— 这是它第一次踏上首
都的闹市，脚下是水泥，远处是钢
筋，周围全是人，还有很多车！

但对于北京老百姓来说，街头
的尤拉无疑是个惊喜：这北京城里
人来车往的，宝马多见，大马没有。
再看看骑在马背上的人——— 骑着
马上班，嘿！还能再拉风一点吗？

骑马上班。这不是玩笑，这
是现实。

尤拉的主人，57 岁的北京市
民酷毕(网名)其实一向奉行低调。
酷毕是北京一家航天汽车公司规
划发展部的副部长，和千百万北京
上班族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
活。不过，6 月 3 日这天，酷毕既没
有开着他的切诺基吉普或者本田
思域，也没有骑山地车——— 这些都
是他正常上下班的代步工具，而是
一大早从马场把爱马尤拉接到位
于北京西北五环石景山区的家中，
来了一回骑马上班。

当天酷毕的同伴还有另一位
马术爱好者雪克(网名)。俩人约好
早上七点半一道骑马上班。

两小时后，在北京城的另一
侧——— 5 名马术爱好者从东四环
外的高碑店一路骑行，用一天时
间，穿过两广路、双井、国贸、华贸、
世贸天阶、工人体育场直至什刹
海——— 这些都是北京繁华的地段。

这不是巧合，而是一次有计划
有组织的联合行动。活动的策划
人、中国马友联盟的会长乌扎拉号
召全国有条件的马术爱好者在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前后一周，放
弃开车，骑马出行，他们的口号是：
骑马出行，健康自己，健康地球！

据中国马友联盟统计，6 月 3
日当天，全国共有 19 个城市 200
名左右的马术爱好者参与了“骑马
出行”活动，其踊跃程度大大超出
了活动策划人的预料。

与短途的酷毕相比，乌扎拉、
赵潇爽等人的长线 5 人队显然更
吸引人眼球，也有了更多插曲。

赵潇爽出发没多久，就在二环
内的平安大街被四五名交警拦下
了，交涉了半个多小时。

这几个交警显然也有点晕：
怎么还有人骑马上街了？这，这
不是添乱吗？

但他们很快发现，还真没有
哪条法规能管“骑马上街”这回
事。他们只好向这 5 个特立独行
的骑马人表示疑虑：马能上路
吗？要是干扰了其他路人怎么
办？马要是受惊了呢？

面对头回遇上这种事的交
警，赵潇爽他们显得底气十足。
事先已经咨询了律师，明确了国
家至今尚无骑马进入市区道路
的立法，涉及的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
条只规定：驾驭畜力车，应当使
用驯服的牲畜；驾驭畜力车横过
道路时，驾驭人应当下车牵引牲
畜；驾驭人离开时，应当拴系牲
畜。此外北京市还有具体的禁止
畜力车通行的时间和路段规定。

但问题在于，骑马不是畜力
车。干着急的交警们只好打电话向
上司请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
况，然而因为踩到法律空白，领导
们也表示很迷茫。

双方相持不下时，平安大街附
近围观的居民纷纷表示了对骑马
方的支持。赵潇爽回忆起那一幕，

还觉得十分有趣。
赵潇爽如此分析受欢迎的原

因：“可能在北京城多年没有看到
这种高头大马了，人们会觉得很新
鲜，很自由。”

是啊，北京人尤其是住在二环
里的北京人，天天出门面对的就是
一堆车，呼吸的都是汽车尾气，“特
别烦”——— 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哪怕能少见一辆车也是好的。

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首
堵”城市，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巨
型停车场。

2011 年 4 月的数据显示，北
京机动车保有量接近 490 万辆。
即使采取了严苛的摇号限制，四
个月里北京仍新增机动车 12 . 8
万辆。从 2300 辆到 100 万辆，北
京用了 48 年时间。从 300 万辆到
400 万辆，仅用了两年 7 个月。而
再次逼近 500 万大关，不过用了
一年五个月。

490万辆车是什么概念？北京
二环路全长 32 . 7 公里，双向 6 车
道，按照一辆车 4 . 5 米长，可容纳
4.36 万辆车。依此类推，48 公里的
三环路可容纳6.4 万辆车，四环路
65.3 公里，可容纳约11.61 万辆车。
三条环路排满也只能容纳22.39 万

辆车。仅占
490 万辆的
4 .57%，也就是说，每 100 辆
车只要有5 辆上了这三条环路，就
立马导致环路瘫痪。

赵潇爽觉得，自己也是两千
万饱受汽车荼毒的北京人之一。
住在通州，开车到工作的地方，
不堵车只要 20 分钟，然而她每天
必须多花两个小时在路上。丈夫
在北三环上班，因为途经京通快
速最堵的路段，开车必堵，他不
得不选择乘坐地铁。为此，8 点上
班的丈夫必须每天早起，倒三次
地铁，一分不落连带小跑 1 小时
20 分钟能赶到单位。

“对北京人来说，上下班用
在路上的时间和劳力真是太恐
怖了。”

赵潇爽算了一笔养车的账。
一辆奥迪 A4 去年买 30 多万。每
天过路费来回 20 元。北京如今停
车位费用涨价，有的地方已经涨
到每小时 10 块钱，工作地点附近
已经找不到 2 块钱一小时的停
车位了。她经常上班十几个小
时，每天停车费加上油钱需要六
七十元。而住宅小区租的停车位
每年 1800 元，这“在北京已经算

是低的了”。此外每年还有保险
6000 元，算下来平均每个月的开
支在三千左右。

“如果买一匹马，国产马不
超过 2 万，每个月养马大概一
千。即使是纯血马，一匹十几万
到上百万，每个月养马费用也不
过三千。买一辆车够养十年马。”

但赵潇爽也知道自己就是
说说而已——— 或者是为了发泄
内心储存太多的尾气。她和酷毕
都承认，骑马上班在如今的中国
并不具备多大的可行性。即使法
律还没有对骑马上街作出明确
规定，但这项马背上的运动，在
现实中正受到城市化进程带来
的越来越多的限制，比如砂石路
的消失和道路的硬化、配套设施
的缺位以及噪音、空气的污染。

“太脏太挤，马在这样的环
境里都会特别不舒服。”

“我们知道，这次活动的宣
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酷毕直
言，骑完这几天马后，他还是会
开车或者骑自行车上下班。

“骑马也好，骑自行车也好，
滚轴也好，我们只是希望让更多
人了解我们这样做的健康魅力
和环保价值。”赵潇爽说。

陈吉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只是懂点儿技术而已。
“比如做个网站，也就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喜欢做网站，7天前他刚刚创建

了“我行贿了”网站。而那时，正是印度网站“我行贿了”红遍互联网，国内网络达人们也开始跃
跃欲试的时候。

“不过，在国内做反腐网站，你懂的。”他诡诡地一笑。
两天后的 6 月 15 日，他的网站“挂了”，连微博也没有再更新。

陈吉在管理“我行贿了”网站。

6 月 3 日，赵潇爽五人
骑马走在北京街头。

（照片由本人提供）


